
1948年，“中鼎号”登陆舰载着772箱南迁文物驶向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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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前脚刚撤，炸弹后脚就到”

1937年8月13日，日寇进军上海，南京岌
岌可危。

刚刚落户南京的国宝不得不再次漂泊。
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决定，水陆并进，分批迁入
西南大后方。

8月14日，第一批故宫文物在长江码头
装船，准备从水路运往汉口。这批文物只有
80箱，却是珍品中的珍品，里面有甲骨文、钟
鼎、范宽《溪山行旅图》、李唐《万壑松风图》
等。

庄尚严再次临危受命，随同国宝踏上漫
漫西迁路。在他身后，惨烈的战事已经拉开
序幕。据当时的工作人员回忆，文物运到长
江边时，东边隆隆的炮声已清晰可闻。由于
码头上挤满了逃难的南京市民，故宫雇用的
英国“太古轮”坚决不肯靠岸。紧急关头，押
运文物的故宫职员向大家说明了原委，逃难
的同胞深明大义，立刻让开码头，让国宝先
走。

7天之后，庄尚严秘密将这批文物带到长
沙，存放在新建的湖南大学图书馆地下室。
还来不及喘气，日军就开始轰炸长沙。日军
或许是得到了故宫文物存放的消息，对着图
书馆连发一枚重磅炸弹和七枚燃烧弹。图书
馆被夷为平地，只剩下几根残柱。

幸运的是，轰炸前几天，马衡就已经通知
庄尚严紧急撤离，调出 10 辆公交车，将文物
转运到贵阳，辗转存入贵州安顺一个叫“华严
洞”的天然山洞里。

华严洞，洞深壁厚，冬春干燥，是贮存文
物的好地方。庄尚严和故宫同人在洞里建起
木制房屋，作为库房。此后五年，纵使外界炮
火连天，安顺几次告急，故宫文物在这里安然
无恙。

1944 年 11 月，“黔南事变”爆发，贵阳告
急，存放在华严洞的故宫文物再次面临危
险。庄尚严和故宫同仁连夜将文物转运至四
川巴县，在飞仙岩临时仓库秘藏了一年多。

回过头来再说存于南京的故宫文物，第
一批文物运到长沙后，马衡收到行政院指令，
所有故宫文物，尽可能抢运到大后方。抢运
分两路进行：一路走水路，在南京码头装船，
沿长江向上游行驶；一路走陆路，在浦口装火
车，向西北运。

走水路的一支，到1937年11月打包好了
近万箱文物。当时，南京不断遭到敌机轰炸，
城内异常混乱。大家不分昼夜地抢运，“在库
房工作的，遇有警报来临，他们还可进入山洞
去躲避，在码头上、车站上，装车船的人，便只
有在车子下面，破屋檐下，躲避一时，警报过
后，马上续装。”

近万箱文物先后于 11 月 19 日、12 月 3
日，搭载英国轮船从南京下关码头出发。许
多押船的故宫人都是临时接到通知上船。由
于没时间整理行李，大家都手忙脚乱。有人
匆匆回家，看看什么东西都舍不得，索性什么
东西都不要了，拿起桌上的一把折扇，忍泪离
开了家门。

目的地本来是汉口。然而，12月13日南

京沦陷，武汉已经不安全，这批文物又不得已
继续向西再向西，于1938年5月22日抵达重
庆，分藏安达森洋行、川康平民商业银行等7
个库房。

1939年春，日军在重庆开启了持续数年
的无差别轰炸，即不分军事目标还是平民区
全部轰炸。

安达森洋行的老板是瑞典人，他不但把
自己库房存储的腊肉和百货全部搬走，腾出
地方存放中国国宝，还在日军轰炸时，把瑞典
国旗插在房顶，甚至把国旗平铺在空地上。
瑞典是二战中立国，日军不敢贸然轰炸，存放
在这里的3000多箱故宫文物得以幸存。

躲过重庆旷日持久的大轰炸后，这一批
文物又转运四川乐山。在紧急打包装船过程
中，故宫职员朱学侃一脚踏空，坠入舱底牺
牲。

走陆路的一支，是西迁途中最惊险艰辛
的一路，由那志良负责。

1937年11月，7000余箱文物搭乘专列从
南京出发。出发没多久，就在郑州车站遭到
日军轰炸，幸亏司机没有弃车逃命，果断发动
列车，带着文物专列冲出火海。此后，那志良
一行把文物安置在宝鸡，眼看局势日紧，又用
300 辆军用卡车带着文物，翻越 3000 米高的
秦岭，于1939年6月到达四川峨眉县。

不料，存放好的文物又遭到火灾威胁。
1943 年 6 月 8 日，峨眉县一百姓家中失

火。由于四川农村的房子多为竹木结构，没
过多久，周围一整片房子都烧了起来，火势向
西门蔓延。而西门外，就是存放故宫文物的
武庙。火势凶猛，搬走几千箱国宝肯定来不
及了。

那志良急忙找来当地保长，劝说家住西
门前的村民把自己家的房子统统拆掉，以抵
挡火势蔓延。才使得故宫文物安然无恙。

就这样，纷飞战火中，故宫文物舟车颠簸
上万公里，辗转大半个中国，一次次地躲过了
日军轰炸、翻车、火灾等种种意外，堪称奇
迹。马衡感慨：“像这一类奇迹，简直没有法
子解释，只有归功于国家的福命了。”

“做到一半的复员”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身在重庆
的马衡开始积极张罗文物回归。他筹划将分
藏于四川巴县、乐山和峨眉三地的故宫文物
尽快集中到重庆，然后全部运回北平。但令
他始料未及的是，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国民
政府最终决定将文物迁往南京。

1947年5月31日，首批文物从重庆启运，
走水路东归南京。由于石鼓体大箱重，不便
装船，交通部派10辆汽车装载石鼓等笨重文
物共62箱，由陆路直接运往南京。那志良负
责押运。

石鼓，是一组十件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
石。每件高二尺、直径一尺多、重约一吨，上
面镌刻着几百个文字，即“石鼓文”。“石鼓文”
刻于先秦时期，是我国最早的石刻文字，人称
当今汉字的“祖宗”，被康有为誉为“中华第一
古物”。

石鼓原本存在国子监，随故宫文物一路
南渡西迁。从北平出发时，石皮已与鼓身分
离，敲起来有嘭嘭声，如果石皮脱落，只剩下
石心，石鼓就一点价值没有了。因此，从一开
始，故宫人就对石鼓的包装、运输格外小心。

不承想，运石鼓的车辆在回南京的路上
翻了车。车摔得破烂不堪，装文物的木箱全
部掉到山沟里，好在十件石鼓箱都完好无损。

“这不啻为一场奇迹，也让我们心有余
悸。”那志良在《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一书里
写道：石鼓装车的时候，因为它本身很重，没
有将石鼓捆扎在车上，倒机缘巧合地让它们
逃过此劫。如果当时将石鼓和车子捆在一
起，这件稀世文物就一定被毁了。

1947年7月26日，石鼓抵达南京。1947
年年底，水路运送的文物也到达南京。至此，
1.6万余箱文物辗转万里的西迁之旅，宣告结
束。

还有2900多箱文物一直滞留南京。
1937年12月，这2900多箱文物都已经码

在南京下关码头，准备装入预约好的太古洋
行轮船。但由于日军不断轰炸，轮船不敢靠
近码头，直接开走了。这些文物不得已又被
运回朝天宫保存库。

日本占领南京期间，朝天宫保存库被用
作伤兵医院，库门被打开。据说日本人有意
把里面的文物运回国，当时汪精卫政府的几
位部长出面阻拦，把这些文物运到中央研究
院、地质调查所等处，与其他机关的文物保存
在一起，抗战胜利后陆续收回，尚无重大损
失。

北平沦陷后，留守故宫的人员处境也极
为艰难。时任故宫博物院总务处处长的张庭
济带领留守人员，在日伪统治下苦撑了八
年。除损失一些图书、铜缸等，故宫留平文物
基本无虞。1944年，日军从故宫劫走91座铜
灯亭、1尊铜炮，准备制造炮弹子弹。还没来
得及运回国，日本就宣告投降，这批文物也被
从天津追回。

西迁文物有没有损毁？那志良和故宫同
人开箱逐件清点，并按照原始清册一一核
查。令人欣慰的是，几十万件文物辗转大半
个中国后，只有几件损坏到不可修复，其余几
乎没有损毁。

这几件损毁文物，据《故宫文物南迁》一
书记载：“在重庆合记堆栈，因楼板断塌，破损
3件瓷器；在宝鸡火车站，汽车过铁路卸库时
与火车发生碰撞，黄瓷大盘、钟表玻璃罩因震
动破碎；在汉中库房装箱检查时，一名士兵手
榴弹不慎坠地，发生爆炸，当场炸死士兵 1
人，重伤2人，弹片伤及文物4箱，1件乾隆款
白地青花瓷盘被炸碎，大号彩花大瓷瓶瓶口
炸缺2寸许，瓶身破裂。”

1947年9月3日，马衡在北平广播电台做
了一场关于《抗战时期故宫文物之保管》的演
讲，回应社会关切。末了，他透露了一个心
愿：“这一批文物能够回到南京分院，只算做
到一半的复员工作。运回北平，恢复到‘九一
八’以前的状态，那才算是完成复员工作。”

然而，马衡的心愿始终没有达成。

两岸三地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国民党节
节败退，国民政府日暮途穷。

蒋介石有意退守台湾的想法在国民党内
部传开，故宫文物再次面临迁徙。11月,马衡
接到命令尽快将北平故宫里的国宝精选装
箱，空运南京。但马衡有心把国宝留在故宫，
留在北平。他故意将装箱进度进行得十分缓
慢。

1948年年底，马衡下令将故宫对外出入
通道全部关闭，以致选装的文物无法运出。
行政院多次函电催促，马衡以“机场不安全,
暂不能运出”为由一拖再拖。拖到北平和平
解放，故宫文物一箱也没运出。

马衡迟迟不南下，国民政府只得将遴选
故宫文物的重任交给徐森玉，而徐森玉曾明
确表示反对文物迁台。两难之间，徐森玉只
得大胆“调包”，将一批一类文物换成二类文
物，“以次充好”运往台湾。而彼时，庄尚严接

受了国民政府的命令，准备押送第一批文物
前往台湾。马衡从北平得知后，立即致信庄
尚严，劝他务必拦下南京文物。

庄尚严身在南京，就在国民政府眼皮子
底下，不得不听从命令。1948年12月22日清
晨，庄尚严随 772 箱文物登上“中鼎号”登陆
舰，从南京下关码头出发，驶向台湾基隆港。

据徐森玉之外孙女王圣贻回忆，国宝启
程前，徐森玉自知留不住庄尚严，只能拉着
他的手千叮咛万嘱咐：“现在这些文物要分
开了。从今以后，我负责看管一半，你负责
看管另一半。你要代我到台湾去看管好这
批家当。”庄尚严点头：“先生放心，人在文物
在。”

直到1949年1月28日，国民党政府先后
分三批从南京运往台湾的文物共计2972箱，
占南京所藏文物的六分之一。

据杭立武《中华文物播迁记》一书记载：
“南迁书画9000多件，运台5458件，其中就有
书圣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南迁铜器 2787
件，运台 2382 件，其中就有铭刻字数最多的
西周重器毛公鼎。”台北故宫博物院便是在这
些文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文物运台后，国民政府聘请徐森玉赴台
主持文物管理。徐森玉为避此劫，称病返回
上海躲了起来，并从此脱离了故宫。守护故
宫南京分院遗存文物的重担由此落在了欧阳
道达身上。

欧阳道达命人把朝天宫保存库的大门用
水泥全部筑死，直到南京解放。1950年1月，
欧阳道达亲自押运首批故宫南京分院文物
1500箱抵达北京西车站，十件石鼓也同车运
抵。

此后，留存在南京故宫分院的南迁文物
陆续返运回北京故宫博物院。但还有 2000
多箱大约 10 万件官窑瓷器滞留南京。时至
今日，这批南迁文物仍分居两岸三地，即台北
故宫博物院、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南京博物院。

而故宫的守宝人也隔海相望、天各一方。
新中国成立后，马衡仍任院长一职，并为

故宫收购了大量珍宝。1955年，马衡在北京
病逝。他的子女遵照遗言，将其毕生研究所
藏的文物、图书、拓片等，全部捐给了故宫。

护送文物迁台的庄尚严后来再也没能回
到北京。他出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直
到1969年退休，为故宫工作了45年。

庄尚严晚年病重，在台北荣民总医院抢
救，弥留之际，嘴里反复念叨着两个字，他的
儿子庄灵凑到父亲的嘴边反复听，才终于听
清了那两个字——北平。

庄灵曾说：“父亲最大的遗憾，是在有生
之年不能亲自带着这批远渡重洋来到台湾宝
岛的故宫文物重新回到北平故宫。”

抗日烽火中故宫文物迁徙之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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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北京日报

1939年，庄尚严一家在贵州安顺，

四子庄灵就出生在安顺


